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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来风听竹
■ 徐良伟

癸卯五月二日，与好友杨达才相约挖
笋、听竹。见杨家山竹林丰茂，声势沸腾、气
象清丽，感怀而作。

这风，是南来的讯！
是芬芳的红色五月底下啼鸣的布谷
也是你起的音，哒哒的步响
才似那韵，上阕歌永昌下阕唱江南
在一条弄里，那清秀的涵意
是春的语，像白水冲着晨曦的雾香

这青苔染着的路，这弯曲成词的巷
这醉眼深处的影，这渐行渐浓的心
是互燃的烛火
一半红在过往一半烈成今生
那年那岁
那蓝色的天空与洁白的云
就像一对拉不开的兄弟

在异乡，我们担筐而上
沿着石床冰簟，谁言梦难成？
这醉卧凉阴，沁骨清夜里
必定生虚籁，谁又误会风声是雨声？

万千毛竹咬定的这片青山
是杨家山里破岩而出的精灵
她顽强坚劲的样子
让我们看见“摇扬遍远林”
看见她“带花疑凤舞”。
看见那月动的秋扇，扇动了整个江湖

那疏叶地里，由粗及细的成长
那笋的拔节，向阳律动是入夜的琴！

“若至兰台下，还拂楚王襟”
那声声脆，更是人间的春玲

这春笋，你若不到春雨便不歇
我见南风来，见鹏起兮
见土地泽被，见梦想勃焉
我们寻挖剥装
这是拯救更是创造新生

向最深处搠去，你会遇见绿色世界
遇见你自已，也遇见你初发的模样
不然我们站在这里
怎么生发“向竹似龙吟”的感叹？

橘子洲头
■ 孙鸿斐

是橘子洲头红了唐诗宋词
还是毛爷爷的诗词火了橘子洲头
民间古籍难以考证
只见行人脚印填充行人的脚印
虔诚叠加虔诚
心中只想探个究竟:
谁指点江山，谁力主沉浮！

万山还没有红遍
红色却浸润游人的思想
江边杨柳依依，柔情似水
湘江水却奔流不息
勇立潮头，舍我其谁？

我在若干年前就想到此地打卡
想看看百舸争流的盛况
想看看层林尽染的美景
想看看鹰击长空的壮美
……
然而，今天
我看到的却是摩肩接踵的游人
举着手机，按下快门
他们的信仰
比头颅还高出许多
许多……

初夏即事
■ 宋善岭

镇日山楼半掩扉，世情总与意相违。
疫消底事偏生病，春尽依然未减衣。
箭竹叶疏莺语少，蔷薇花暗蝶来稀。
胸中纵有一团火，能向何人说是非。

推碾子
■ 凌大鑫

两臂轻舒欲奋飞，迈开双脚踏风追。
人生到此随他去，历史如今任我推。
只让艰辛皆粉碎，但凭岁月在轮回。
原来起点即终点，步步前行步步归。

今年的春，大约是因为农历
上有两个闰二月的缘故，长而
冷，并带来了许多捉摸不定刮风
的时节。

每年此时，我都愿意给予春许
多仪式感很强的寄望，因为在这个
时间段里，大地上会有很漂亮的
花、很善解人意的新柳春芽的绽
放，会有许多讴歌春风春雨且化作
春意诗文的声音，还有更多能够使
自己身心愉悦的快乐时光。摆在
眼前的春天，尽管是晚了一些日
子，但是山后的老河堤上依旧没有
缺少生机盎然的油菜花，新家园里
的西府海棠依旧竞相开放着，这些
春的使者敞开胸怀款款而至，似一
曲一折清雅的古琴，照旧如妈妈灯
下的絮语，给了我且多且暖、且让
我内心宁静下来的安慰。

离开家乡很多年了，这幅春
时的畅想画面往往多是出现在夜
静时；身在异乡，无论走到哪
里，这种春之际的梦总是萦绕在
我的心里，想的见却摸不着。今
年冬季，我早早地就从遥远的他
乡回到家乡等着这场尚未到来的
梦，并兴致盎然地设想着今年久
违的春梦里会有多少奇妙的景
色，会有多少更奇特的奇迹。但
是，我最想，在银色的月光下围
着有许多枯荷的水塘边上走上几
圈，让浑身出点儿密密的汗舒爽
一些。昨夜里，有一场不紧不慢
的雨，淅淅沥沥若春歌的韵律嵌
入我的梦境，仿佛透过雨夜的帷
幕嗅到油菜花缠绵与我的芳香
…… 哦 ， 这 就 是 我 曾 经 念 想 的
春，有无尽的亲和与柔情。

此时春色，妖娆夺人，让我
更加想念在天堂的父母。12 年
前，父亲在秋冬交季时逝世，那

天秋色低沉，病房楼下尚有一树
晚桂散发淡淡的香馨；五年前仲
夏时节，母亲也离开了她满堂的
子孙儿女，在骄阳之下和父亲安
放在了一起……自打椿萱俱丧，
春季就成为了我落泪最多的时
节，无时无刻不心心念念地把对
父母的感恩之情托付于多了几分
怀念与风雨的梦境，也少了许多
从柳浪中欣赏天歌悠然的闲趣，
却永远忘不掉这些年我与父母都
在墓碑前泣泪相会的春季。淮北
的春风很多且干燥，但我都会全
然不顾地扑进满是花开声响的煦
风里，自己静静地望着很远很远
的高天，静静地巴望着妖娆的春
景中能相见离别已久的两位携手
相伴、慈祥依旧、养育了我一生
的老人。背负着长情的期寄，我
自觉地让春风随意地吹着，一步
一步向前，想着融进属于天堂深
处我最记挂的那片洁白的云。

傍晚以后，有新月在云间出
现，照在开阔的湖面上，留下星星
点点染着光亮的水粼。这是曾经
被称为“穷山恶水”的地方；不曾
想，只花了一段20多年弹指一挥间
的光阴，这座沁润着百余万人向好
理想和砥砺工作的城市，就有了宽
路交错、高楼林立、青山绿水、畅怀
惬意的滋润。春深之处，这里同样
有大都市繁华的灯红酒绿，有市民
们安居乐业的欢声笑语，有能够与
时代空间接轨的所有的一切……
这里的风里尽管还有几分知觉到
的冷意，但早晚的春寒要比期待的
春暖更短……花红柳绿，车流似水
……这些都是春风中让我最动情
画面，还有如交响乐一般大气磅礴
的隽永与透亮。

我的春季里，有风就好像有了
不朽的灵魂，可让我尽情的饱览山
水间奇异的江淮风光，可让我从梦
想里跳跃出来的能够尽情享受着
游子归乡的亲情。家乡产酒，所以
在徐徐的春天里总有淡淡浓浓的
酒香；只可惜自己不胜酒力甚至滴
酒不沾，但我此时此刻就像酣畅淋
漓的一场酒后，浑身上下满满都是
粮食精华蒸馏而出的薰香……身
边的风啊，活脱的就是一番咏春性
情的大歌，使得这风儿醉了，人儿
醉了，整个有着山水青黛美景的家
乡都醉了。

我的家里停放着一辆红色的
摩托车。虽然反反复复刷了很多
遍，却还是遮掩不住岁月对他的
洗礼所留下的痕迹。看他这样
子，活的年头恐怕比我还长。父
亲是家里唯一一个能驾驶它的
人。因此，老车和爸爸在我眼
里，像是一对兄弟。

小时候，爸爸经常载着我飞
驰到一座运煤的火车站。我们站
在离火车轨道很远的地方，看着
从远处驶来的火车渐渐压过一格
又一格的火车轨，享受着迎面的
风。那时的我就会兴地叫起来：

“火车火车啊！”爸爸大大的手牵
着我，夕阳就在身后缓缓下垂余
晖洒在地上，我们的身上。那样
美好的回忆，就如此深刻的留在
我的脑海里。

升初中的考试，爸爸一如既往
地送我。但去的不是学校，而是考
场。坐在老车上，迎来拂面的微风，
还是那么清凉，但又好似夹杂着几
丝紧张的气息。我提着考试要用的
笔袋心里想着爸爸妈妈的千叮万
嘱，怀揣着紧张心情。考场到了，爸
爸从车箱里拿出一瓶“脉动”饮料
给我。爸爸看着我，一改以往的千
叮万嘱，只简简单单的说了一句：

“别紧张，加油！”于是目送我走进
考场。考场里紧张的气息，现在已
记不大清了。但走出考场，看到爸
爸那副满头大汗、皱着眉头的样
子，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直到坐上
老车，我感到烫烫的屁股，才忽然

意识到。爸爸在考场外，顶着烈日
守了一个上午。从那时开始意识
到，爸爸永远是我坚强的后盾。

所 幸 那 次 小 考 没 有 令 谁 失
望。只是上了理想的中学，要的却
不是自己理想的生活。没有当初
冲刺的干劲，没有了爸妈严厉的管
束，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同学之间游
玩的不断邀请，是可以上课走神的
随心所欲。这本应是令人惬意的
生活，但却令我惶惶而迷茫。老爸
和老车依然每天在熹微晨光中接
送我，在烈日下分秒不差地等着
我。可他们全然不知我在学校如
何度过。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一
结束。这时的我，在真正知道爸爸
老了以后，才开始转变。在公鸡叫
醒千家万户时，爸爸总在镜子前染
着他逐日增长的白发。可是有一
次，爸爸忘记了染发。不知情的我
看着爸爸头上白花花的一片，以为
爸爸头上粘到了墙上的灰，惊叫起
来:“爸爸你头上有灰啊！”爸爸听了
我的话认真地拍了拍后脑勺，却弄
是弄不出一丝灰。我顿时明白，那
原来是白发，原来白发如此刺眼，
在乌黑的头上全然是一抹重重的
败笔。那时，我才真正明白岁月不
饶人的含义，才开始为爸爸真正害
怕、担心。

老车与他的兄弟一样，被岁月
无情的侵蚀了。且不说掉了一层
又一层的漆，光是换了一次又一次
的零件，就上百次了。可那还是挽
回不了当初那活力四射的车。在
去学校的漫长上坡中，老车总会发
出撕心裂肺的吼叫，仿佛如此，他
就过得去这道坎。在等红绿灯时
他会再次停住休息，但绿灯到时，
他却也提不起劲来了，就停在那一
动也不动。任爸爸如何启动。于
是就有了多次我们尴尬地把老车
推过十字路口的镜头。虽然多次
对他又气又急，可是心里真正明白
老车老了。一辆跑了十多年的车
了也该到他休息的时候了，在风雨
中、烈日中接送了我这么多年也真
的累了吧？不被接受的我一定要
快快长大，好让老车老爸可以好好
地歇息了。

对我来说，一位父亲带着他年
幼的孩子，背靠夕阳迎接火车的美
好景象已经不会再来，或许有一天
真正长大了的那个孩子，会拉着他
年迈父亲的手，站在落日余晖中，
静静地眺望远处驶来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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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晴朗的日子，相遇在每天都会
路过的拐角路口。

小镇很小，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基
本上每天都会有一次的擦肩而过。

小镇很小，但任何不相干的人都
会有机会在某个场合有交集。

他经常到她的菜摊买酸菜。每
次都只买五毛钱的，一个搪瓷杯装
满。她知道他的情况。

小镇很小，再怎么不熟悉的人，
都会知道某某人家住哪条街？家里
几口人？是鳏夫还是寡妇？

她知道他的情况。下岗职工，老
婆听说得的是什么肌肉萎缩症。

好 几 年 前 就 已 经 无 法 从 事 劳
作。从三年前开始，连床都下不了。

听说，得了这个绝症的人，就像
风干缩水的萝卜干一样，愈来愈干
瘪，天气好时，他就将妻子抱到院子，
放在马扎躺椅上，晒晒太阳。刚开始
时，还觉得是抱着个人。越到后来，
抱着的，就跟抱着个纸扎的人一样，
动弹不得，而且连“重量”这个词都离
她远去了。

她知道他的情况。每次他过来
买酸菜时，她总会把酸菜的水挤得干
干的，把搪瓷杯塞满后，还使劲在顶
上压压。她知道，长期吃不到荤腥的
人，再老吃酸菜，会把身体弄得更不
堪。但他的情况，能吃上个酸菜就不
错了，偶尔再买三毛钱豆腐，回去做
个酸菜豆腐汤。就算是改善伙食
了。更多的时候，是到田垄上，捡捡
别人扔掉的萝卜缨和地瓜秧。回家
晒干后，撒点盐巴放到坛子里。这就
是每天的家常便菜了。

前些年，妻子的身体开始不好
时，他们盘算着，实在不行就去领养
个孩子。可没多久，镇上唯一的橡胶
厂，也倒闭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断
了。孩子的事，也就没敢再想。眼前
的两张嘴吃饭都成了每天最大的问
题，更恐多添一张嘴了。

每 天 ， 除 了 吃 饭 的 问 题 要 解
决。妻子的身体也要靠药物来养
着。买不起药，就去野外采草药，

而且都是街坊邻居帮忙打听来的偏
方。有时，街坊邻居也会特意去药
铺帮忙抓些滋补药材。拿去他家
时，都说是收拾家里时，以前剩下
的给整理出来了。他心里明白，都
是邻居们在帮衬着，大家都知道他
的性格，耿直、要面子，不愿接受
施舍。他去田埂上捡萝卜缨时，伸
手可及的田里正冒凸着个大个大的
白萝卜。可他从不去拔过一根，连
这种想法都没曾闪过心头。

他经常去，种田的人都认识他。
有的时候，就会拔两三颗大萝卜硬塞
给他。赶上季节时，青菜啊、豆角啊
什么的，都会摘些送他。每次，他都
腼腆地不停鞠躬说“谢谢”。

为了能挣点菜钱。他在自家的
院子里，种了两根大木杈，上面横一
根棍子，找来两个废弃的自行车内
胎，剪开。左右各一条，一头绑在木
杈的棍子上，另一头系着一块小木
板。一个简易的秋千就做成了。小
镇上的孩子也没什么可玩的，这下好
了。有得秋千荡了。一毛钱荡五分
钟，没钱就从家里带一根胳膊粗的柴
火，或者拿只坏拖鞋去也可以。柴火
可以煮饭，拖鞋攒到一定量了，拿到
废品站换钱。

也不知道他家里从哪里弄来许
许多多的小人书。开张了荡秋千，小

人书借阅室也跟着开张了，一毛钱看
一本。小孩们每天一下课就跑他家
院子去，有钱的掏个几毛钱，没钱的
从家里偷几根柴火，甚至有的故意把
拖鞋弄坏了，去换秋千荡。每天院子
里都是乌泱泱、闹哄哄的小孩。甚至
隔几条街远的小孩都闻名而来。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到这里
玩的小孩，都没有被家人去拽回家
的。到饭点了，就去喊回家吃饭。
要是平时小孩在哪儿玩弹珠，天黑
了还不回家的，过去叫的肯定就是
鞭子；要不，就是嘱托隔壁小孩去
找，顺便让他带话:你妈叫你找根鞭
子回家。

每天学校放学时，就是他家院子
最热闹的光景。似乎，连他妻子的病
情的阴霾也被这些朝气冲淡了。

但这么稀罕的好光景，也无法改
变什么。病还是一如既往的缠着愈
发萎缩的身躯。他是个不善言辞的
人。但这么多年的伺候着病妻，他从
未曾抓狂，也未曾放弃。在他的脸
上，人们从来都找不到一丝的厌倦和
戾气。仿佛照顾妻子，就是他天生的
使命。他身上唯一改变的，就是日渐
被生活压弯的脊梁。

就在日复一日的过着，到他院子
里荡秋千、看小人书的孩童，也是换
了一拨拨。就在某个平常的傍晚，他
跟隔着半墙的邻居说：她走了。

简单的入殓。邻居都自发的帮
忙张罗着发丧、置办各种仪式。夜
晚，都在街灯下，聚着打牌。其实，就
是另一种方式的守灵。

按规矩，第七天下葬。
他捧着嵌着妻子的黑白照片的

相框，照片是年轻时候拍的，穿着草
鞋、孝服，低头走在人群前。

今天天气晴朗。早晨，她挑着每
天摆摊必须的两个竹篾筐。走过拐
角时，看到了出殡的队伍。

她叹了口气。她替他感到生活
的不易，也替他感到解脱了。

小镇很小，小到他人的故事，不
知不觉地就融入到你的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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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孔子早就斥责过这些胸无大志、鼠目寸
光的人，他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
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路哥哥不应与这
等人为伍，亦不该与这些小人商议什么
国计大政、天下大事。”

路博德听罢，也觉得佐佑是在骂那
些胸无大志的小人，但多少也是在婉转
地批评自己，便不言语。现在只好将任
命“儋耳郡”官吏一事暂缓搁置一下，先
让劳苦功高的将士们好好吃一顿，大大
地犒劳一下，军民庆贺一番。

“老能人”秦党哲见当下一不任官、
二不开拔，就不知道路博德闷葫芦里究
竟卖的是啥药。近来他的怪话又多了起
来，经常像个黑乌鸦般叽叽呱呱地说：

“伏波将军真成了庙里的神爷——任你
千叩万拜，就是一言不发。”“俗话说：牛
不饮水，你就不能强摁头吧？既然大家都
不愿意留在这岛上，你就不能硬是强迫人
吧……”“你想留你就留，天要下雨娘要嫁
人，有啥办法。但你把我们这杆子人，就当
个臭屁——放了吧……”老秦一大堆一
肚子的牢骚话，影响了手下的好多士卒。
他们心里都打起退堂鼓打着小算盘打起
自己的小九九，心想：手抓两把泥，脚踩西
瓜皮——能抹就抹，能溜就溜吧。所以他
们现在都是所谓平常混日子，干活磨洋
工，一日熬三晌，一觉睡到大天亮。就是天
王老子，也拿他们没啥办法哟！

众多士卒听到老秦满肚子牢骚话
满口的“皮干话”，也是点头称诺，但面
对路将军威严的“伏波鞭”，也只是敢怒
不敢言，抑或是不敢怒也不敢言。

路将军只想着好好犒劳慰问一下
士兵，大宴三军上下，而杨将军也只巴
望着美美地大咥（陕西方言：大吃）一
顿，所谓：不管他妈嫁给谁，咱就跟着喝

喜酒呗。秦党哲听到有酒喝有肉吃，便
也高兴地“嗷嗷”叫唤，抹着花白的老鼠
胡子，嘴里发出咂酒时的“滋溜滋溜”
声，对娃儿兵们开玩笑道：“还是俗话说
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早没酒喝凉
水。咱就先甩开腮帮子先开吃吧！”士兵
们经老秦这么一煽火一挑逗，就大声叫
好，异常兴奋，一起起哄吆喝着：“喝酒
咧，吃肉咧，城门楼子唱大戏咧……喝
酒咧，吃肉咧，不管他妈嫁给谁咧……”

军中灶头军又叫当地峒主“进贡”，
搞来十几头大水牛，屠宰以后煮了几十
大锅香喷喷的牛肉。自家秦陕蓝田县的

“勺勺客”（陕西方言：做饭的厨师），又
打开早已酿好了“醪糟酒”，解开坛子
口，香飘几十里。当地女首领詹梦娘还
派人送来了当地的番薯酒，还有专门上
山打到的三只大野猪，老百姓献来了鸡

鸭鱼，整个“儋耳郡”的上空，飘荡着浓
浓的诱人气息。酒肉味道强烈地刺激着
每一个军人的味蕾。南滩浦郡府四周，
热气腾腾，欢声笑语。就连杨仆的藏獒

“虎儿”，也是兴奋异常，口水流有三尺
长，围着厨子们摇尾巴撒欢，甚至干脆
就趴在原地，死死盯着煮肉的大锅一动
不动，耐心等待揭开锅盖、拿铁钩子捞
肉的那个伟大而又快乐的时刻。

当地女首领詹梦娘有些好奇。汉人
煮肉煮鸡怎么会香味扑鼻、香飘十里？
她揭开锅盖问厨子：“怎的如此喷香扑
鼻、如此诱人？”

肥头大耳的厨子，从一个小布袋里，
掏出“秘方”让梦娘看，说：“这是云贵的
八角料，这是川蜀的大红袍花椒，还有黔
南夜郎国的桂皮，这是俺们陕西的正宗
的红线线干辣椒……都是好东西咧！”

“我们岛上，吃什么都是清煮、白灼，
只点少许盐巴……”梦娘解释道，“就是
白水放盐巴，原汁原味显得更甜（鲜）。”

“不行不行，不好不好。”秦陕来的
灶头厨子听罢，只是摇头摆手，说，“你
们岛上的菜，味道不够美，香气不够蹿，
汤肉不够浓，咥着不够香。”

流水宴席开张了！
秦陕来的汉家兵大口吃肉，大碗喝

酒，个个都是饿死鬼托生的模样，吓得
梦娘姑娘捂住双眼不敢看。杨仆喝酒，
喝成了个猪肝子红脸膛；秦党哲却是正
相反，越喝越高脸色却是越来越煞白，
像个死人。路博德、李佐佑则不失优雅，
慢慢嚼肉，缓缓品酒，悠然自得地边吃
边和士卒拉着闲话。

酒足饭饱，大汉士兵借着酒劲儿，
坐在城门楼前一层一层的黑石阶上，龇
牙咧嘴地开唱起了家乡的秦腔。

（未完待续）


